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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部分城里人高喊着“距
离产生美，小别胜新婚”的口号，

玩起了“周末夫妻”游戏的时候，

我却亲眼见了一位农民工妻子

盼夫归的心酸一幕。

去年快要过春节时，我去乡
下看望父母。就要到家时，遇到

隔壁小根家的老婆和六岁大的

丫头站在场边上满面泪痕。我不
由得停下来问：“这快要过年了，

该高兴才对呀。”小根老婆见我
问她，就把手上的一张画递给我
看。只见丫丫用红红的蜡笔画着

一家三口手牵着手的画面，笔法

稚嫩得几乎看不出男女，可两个

大人中间的小丫丫正咧着嘴开
怀大笑呢。我蹲下身子，问丫丫：

“这画的是谁呀？”丫丫吸着鼻子

说，显然刚才的伤心劲还没缓过
来。断断续续的回答我：“中间的

是、是我，两边的是、是爸爸和、

和妈妈，我们一家在、在一起手

拉手，可，可爸爸刚才打电话说

不回来过年了”。“那你怎么没有
画爸爸的脸呢？”“我记不得爸爸

的样子。”话没说完，又呜呜地哭
了起来……

我知道小根一连好几个春
节都没回家过年。小根的老婆身

体不太好，也只能在家里做些轻
便的家务。遇到农忙时常常会到

处求爷爷拜奶奶的请人帮忙，现
在农村留守的多是些老人，青壮

年几乎全在外打工，这时又能求
谁呢！每每此时，小根老婆总要

哭上个好几回，尤其是碰上丫丫
生病发烧啥的，那更是只有半夜

三更哭哭兮兮敲邻居的门了。有
一次小根的老婆夜里突发急性

阑尾炎，要不是小丫头吓得哇哇

大哭，惊动了隔壁的邻居，忙着

找车送到医院抢救，那一次，差

点就把小命送了。说到这事，

小根的老婆就满眼泪水。

这春节期间来回路费贵，

车票又紧张，再加之春节时城

里农民工紧缺，工价是平时的

好几倍，小根每年总想着春节
期间多赚些钱，给老婆孩子添

置些新衣，年货。看着小根老

婆满脸落寞的神态，我真想小

根今年能够回来。

事实上在我们农村，像小

根家的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

在家的牵挂在外的人，在外的

想念家里的人。想家里的热汤

热水及比较安逸的日子。

生活在城里的人，出去随

便转上几转，你总能看到一些

这样的画面。

酷暑下，那成堆的瓜果蔬

菜边守着的男人，头发乱蓬蓬

的，身上一身汗酸味。早上一
包榨菜几个白馒头，中午几个

馒头一包榨菜，到了晚上呢，

还是如此。也许在这堆瓜果蔬

菜没有出手之前，他们是不会

洗上一回澡的。中午，困了，

树阴下躺一躺，夜里，一块油
纸布，铺在地下，枕着路牙鼾

声如雷地睡着，再多的蚊子对
于他们来说，也不过是漫漫长

夜里能够陪他们一起过夜的生

灵罢了。

还有那工地上，即使是在

这样的寒冬里，那搬运水泥黄

沙的汉子们，汗和灰让原来就
黑乎乎的脸上又多了一条条泥

浆印。他们的头发始终灰蒙蒙

的，像鸡窝一样顶在头上。可

他们的笑脸里写满了期盼，简

单知足。

也经常在报上看到说关心

农民工的住宿、吃饭、洗澡、

等问题，有的甚至提出关心农

民工的性问题，以此来杜绝一
些坏的恶习，可能真正落实到

位吗？也许农民工们，更关心

的是春节能顺顺当当的拿到血
汗钱，回家过一个安逸年呢！

其实平时，他们也是能抽

出一点点时间，回去看上几眼
的，可那昂贵的车费总是让他

们望而却步，在这些庄稼汉子

的心里，老婆吃得好，穿得体

面就是他们心里最大的安慰
了。一朝可以把家还时，只要
看到家人的安康，所有苦和累
就全都忘了，又在心里盘算着

下一次的行程了。

农民工的

“周末爱情”
文/陈德兰

每逢单位同事有什么红

白喜事，劳资科的大姐就会

电话传达到各科室，由各科
室指派专人按人头挨个儿收

取礼金，然后交由劳资科大
姐汇总后再送到当事人手

里，相当于大家花高价给自

己买了张进餐券。国人给这

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事儿取了

个名——— 随份子。

不管你是否心甘情愿，也

不管你口袋里是否有钱，你都
得把祝福和钞票一同奉上，紧
紧跟“随”。机关人虽不多，事

却不少，赵家小孩子满月、钱
家老爷子做寿，甚至于孙家认
了个干女儿、李家刚装修了卫
生间，也要大摆宴席以示庆
贺。

随份子这种事经历得多
了，难免心生厌恶又无可奈

何，以至于内心常常十分渴
望领导能隔三差五安排自己

出差以逃避此事，又或者，家

里不管好歹生出点事来，也

能够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地

夺回那些随出去的份子钱。

前天，同事小阮与相恋

半年的女友终于瓜熟蒂落、

喜结良缘。同事们按惯例随
完份子，由单位的交通车集

体运至宴宾之地。隆重的仪

式过后，新郎新娘逐桌敬完

酒，然后回到自己的餐桌。可

能被人逼着灌了一点真酒，

小阮显得异常兴奋，一坐下
立刻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

起来。大家以为他饿了，就没

做声，谁知，他一边吃还一边

含糊不清地招呼同桌的长辈

亲朋，“吃，你们……怎么不

吃啊，赶紧把随份子的钱统

统吃回来。”

新娘见他有点失态，悄声

提醒他，“今天是我俩结婚。”

小阮猛咽了一口菜，又吞了半

杯红酒，脸上容光焕发，“我俩

结婚？真的？”在得到新娘的肯

定答复之后，小阮将双手举过
头顶，嚷嚷道，“苍天啊，大地

啊，是哪位天使姐姐……为我
出的这口气啊！今天总算让我
报……报一回仇。”

小阮的父亲见儿子越说
越离谱，赶紧跟亲家解释，

“这孩子，平时不沾酒，今天

喝了一点酒，尽说胡话。”亲
家没做声，只笑了笑。小阮倒

接上话，“我没说胡……话，

以前他们三天……两头地办

酒席，我随了多少份……份

子啊，今天只能算报……了

一小部分仇。”

新娘想拿手去堵小阮的

嘴，却被他一把捉住，“老婆，

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

多结几次婚，争……争取把

损失全……夺回来。”

随份子后遗症
文/胡双庆

我的两个女友前段时间分别参

加了同学会，不过日后见到我，说起

那一日的聚会，两人竟异口同声地说
了句：“真是相见不如怀念啊！”

女友 A 告诉我，为了参加那次

同学会，她不辞辛苦地参加了个健美

班，减了肥，还做了几次美容，原因是

她当年曾暗恋过的那个男生也去，结
果那天她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这

么多年还装在心里的那个男人，只是

那男人已有点谢顶，肚腩突出，言谈

举止间透着股世俗，那一刻，女友 A

说，她真有点可惜她为了这一面扔出

去的银子。

女友 B 也没比 A 好到哪里去，

上学的时候，小 B 也算是校园里的一
朵花，追求者众多，只是她一时眼高，

谁也没看上，后来毕业了，挑来挑去，

反而把自己耽搁了，最后只是匆匆嫁

了，这些年来生活的不如意早已写在

她的脸上，水灵是肯定谈不上了，颇

有点未老先衰的趋势，然而经不起老
同学的盛情邀请，还是去了，结果敏

感的她还是看出了老同学眼里的失

望，当年追过她的一个男生还不无同

情地对她说了句：“有什么不顺心尽

管说。”直令她觉得灰心沮丧。她说早

知这样，她是断然不会去丢这脸的。

也许每个人在长大成人以后，都
难免要面临同学会的诱惑，当年离开

校园的时候，虽有些感伤，但终究是

有份新生活在等待着，那份希望与憧

憬多少冲淡了离愁别绪，加上年轻时

的天真，以为这一次分手也不会太

久，直到投入到纷繁复杂的生活里
去，才发现再相见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尤其经历过岁月的沧桑，生活的

磨砺，愈发念起学生时代的好，于是

开始相互打听惦念，直至最后相见。

说实话，这些年，我也接到过同

学会的邀请，但最终都没有成行。一
个是因为路途遥远，其实更重要的原

因是自己的情怯吧。我和几个老同学
只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说大家都挺

惦记我，想见见我，我的心里当然也
有感动，只是我宁肯这样电话联络

着，让当年的情谊在想象中美好，而
不要夹杂任何现实的因素；我宁肯让

他们永远记得我青春飞扬的样子，不

愿让他们看见一个不再年轻，不复当

年神采的自己，我也不愿见到自己心
里惦念牵挂的人变得让我不敢认识。

我总是觉得，一个人最美最好的岁月

就是在校园里的那一段，那时也许青
涩，但那时的面孔、心灵与情怀是最

纯净的，此后便不复再有。而到了同

学会的时候，当初的少年人已分别经

历了各自应该经历，却并不简单的生

活，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了不单纯的心
事，每个人的脸上都难免有了岁月的

沧桑，这时的在一起与当年的在一起

已是天壤之别，于是，相见了，却不再

觉得美好，只是给枯燥的生活添加一
点佐料而已，如果你再怀着少年的情
怀赴这场成人的盛会，那就更是相见

不如怀念。

前两天，老同学又在给我来电话

了，问我今年的同学会去不去，我说
不去，代我向大家问个好吧。同学说
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你就不念旧

吗？我说，就是因为太念旧，所以我不

去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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